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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姓陳，名靖仇。

怎麼樣？覺得自己在看什麼大唐雙龍傳或是什麼倚天屠龍記嗎？
對不起，本人的名字在這個現代的社會中是顯得多麼的土。
還記得幼稚園很流行的自我介紹嗎？當我中班升高班時把名字在全班面前讀完一次
之後就收到了我人生中第一個有風吹過的Ｄｅａｄ Ａｉｒ，
更可恨的是有一個男生用一個取笑的態度舉著手說：「我叫敦靖！」
那時我只有５歲就有殺人的衝動。

當天我回家問父母為什麼要取這樣的一個名字時，
爸爸用大義凜然的語氣說：「因為你爸爸媽媽都是做警察，所以
爸爸媽媽都希望我們的兒子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
我聽到之後，就給予爸爸我人生中的第一個Ｄｅａｄ Ａｉｒ。

如以上所言，我擁有一雙都是警察的父母，由於他們
很年輕就創造了我，所以他們也是非常潮流和幽默的。
我曾經有想過長大後都做一位警察，
但當我７歲時看到爸爸穿著制服對著電視機面前
大跳芭啦芭啦櫻之花時就立刻放棄了。
而我小時候時他們也常常教授我一些所謂的＜法律＞，例如不剪指甲會被罰款，
吃剩飯菜會被判社會服務令，而駁父母咀更加是需要坐監．．．．．．

我有兩位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好朋友，一位是張健鋒，一位是鄭詩惠。

阿鋒這小子其實真心說是蠻帥的，高大健碩型，為人風趣幽默，有一點小衝動，
有時會得勢不饒人，但其實內裹善良，口硬心軟，文得，武更得。（家裡更是富豪級以上！）
所以在他身邊總有一班不知死的女性在他身邊繞繞轉，而這小子總是
抱著能吃不浪費的態度把這群飢渴的女仕用五天為一個週期的定律把他們接收，然後拋棄．．．
對於這件事我只有五個字可以說：「羨慕妒忌恨！」
但我知道他心裹其實只有小惠一個。

而小惠她是屬於典型的中國少女，長頭髮，大眼睛，含羞答答，楚楚可憐，心地善良那一種，
絕對是外在８０分，內裹更是１００分的淫妻好選．．．不，是人妻好選擇。
不過我是絕對不會喜歡小惠的，因為始終識於小時候，而且，我絕對不會是阿鋒的對手．．．

而我自己今年１８歲（阿鋒和小惠都是），頭髮不長也不短，不帥也不差（自己認為）。
普普通通，有點色色，平平凡凡的一個高中生，學業勉勉強強今年能夠原校升讀中六，
而阿鋒和小惠更加以神的姿態接近全Ａ的成績一併升上原校中六。

但我們所就讀的學校我總覺得並不像一般的學校，



因為它有一個不像校長的校長，一班不像老師的老師，而我更加有一個不像班主任的班主任，
他別名一字眼，因為他的眼睛笑起來真是只有一條線可言，他上年是第一年當老師，比較年輕，
而我更是他認識的第一個學生，所以我們經常都像朋友一樣吵吵鬧鬧，常常討論一些得不到答案的問
題，
就像上一次我們討論有男人先還是有女人先的問題足足爭論了四天，最後也沒有結論。
其實他除了眼睛比較小之外，其實各方面也不差，接近１８０ｃｍ的高度，
高大而稍橫的骨架，黑黑實實，結實而不浮誇的肌肉．．．（怎麼感覺自己愈說愈像斷背山？）
而他這傢伙常常會用老師的權力來把我玩弄一番，
但我絕對想不到，他這一把，是影響了我下半生的故事。

 



＜第一章＞－新學期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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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期的開始

轉眼間，明天便是９月１號了，也是新學年，新學期的開始。

說到新學年，大家都會期待著什麼？今年再有好的成績？
突破自己，做一些上年做不到的事情？
或是定下一連串的計劃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對不起，像我這種接近完美的男人，是不需要為以上的事情而煩惱的。
能令我煩惱而期待的事，會是以上那麼的膚淡嗎？呸，荒謬。
這一刻能令我腦海中發出飢渴既吶喊聲，強烈的慾望感，
和令我腎上線素不斷提升的是．．．．

到底明天會有什麼樣的新女同學呢？

一想到這裡，我的心就不停地怦怦跳，
試問還有什麼的事情可以比這更讓人興奮？更讓人期待！？
（路過：其實只有你自己這樣認為）
我懷著期待的心情睡覺，去迎接這個美好的星期一。

嗶嗶嗶嗶，嗶嗶嗶嗶，嗶嗶嗶嗶，嗶嗶嗶嗶．．．



我用手關掉這個煩人的鬧鐘，慢條斯里地起床，
慢慢地把每隻牙齒都擦得會反光才死心式的刷牙。
最後，最重要的一樣事情，就是要為我這不長也不短的頭髮造型！
各位男生要注意，你的髮型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
好，一切都準備好了，最後站在門口的連身鏡前對著自己問道：
「會有人比你更師嗎？答案是沒有！」
最後還對著自己露出一個單眼式的笑容。

可惜，這鐵一般自信最後我只維持了僅僅的二十分鍾．．．．
因為當我到達目的地時，看到一位高高大大的男生被接近十個或以上的女生圍著噓寒，
而這個男生更是你的死黨的時候，你的自信就會在瞬間崩潰。
而面前這位男生就是我認識了十年以上的賤種－張健鋒。

「喂喂，阿靖，這裡啊，這裡啊！」
只有阿鋒和小惠會叫我阿靖，而其他朋友則叫我主席，因為我算是同性中的人緣比較廣，
當阿鋒揮著手向我這邊走來的時候，他竟完全把這些女孩忘記，
而那班女生則立刻面露兇光的望著我，恍惚跟我說你活不了多久一樣。
算了，這種生活我已經習慣了接近十年。

請再讓我引用一次，你的樣子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

其實坦白說我的樣子也不差，可只是常常跟阿鋒這個達人級帥哥走在一起而被比下去。
如果對手是一般的男生的話我很有可能可以把他擊敗！唔唔，很有可能，吧。
以往我向喜歡的女生表白時候，往往會得到如一樣的結果，就是她喜歡的是阿鋒。
你問我恨阿鋒嗎？我用一句阿鋒的說話答你。「如果可以讓我輕易搶走的女生，不要也罷。」
總之他和小惠，都是除了阿ＳＩＲ和ＭＡＤＡＭ（我的父母）以外我最親的人了。

當我和阿鋒到達學校大門時，慣例又發生了，阿鋒又被一班不知是後輩前輩還是同輩的女學生給圍著
，
而我在這班魔鬼到達的前幾秒便已慣性地使用ＭＪ的成名技ＭＯＯＤ
ＷＡＫＥ走去了前面比較大的空地。
阿鋒只能夠再次消失這班群魔之中。

因為我是讀文科，而阿鋒是讀理科，所以我們不在同一間教室上課。

怦怦．．怦怦．．
我的心跳再一次強烈的跳動，我看看手錶，現在是８時１４分，上課時間是８時１５分，
即是說照常應該所有學生，不論是舊生還是新生應該已經到達了教室，
換言之我應該是最後一個，
為什麼我要成為最後一個到達的學生？很簡單的邏輯，因為我要賭一把！
我們的學校出名校資缺乏，一個班室絕對不會有多一張台或椅子出來，即是說，
我這班有２２個學生，只有２２張台和２２張椅子，每２張台相連，而其中２０對已經有人坐了，
我一定會被迫坐在最後一張剩餘的台中，而根據人的心理
如果較早到達課室者看到有漂亮的女生坐在一其中一張椅上
正常會因為自卑心理或是澄清心理而選擇坐其他椅子中，



如果理論正確的話，那麼最後一個到達的我不正是
一定會和漂亮的女生坐在一起嗎？
哈哈哈哈，為何上天要把我生得如此聰明，這樣都讓我想到！
（其實這個論點有很多破綻，都已經懶得吐糟你．．）

到達門口，看到一個剩餘的座位上，隔壁是．．．．．一位女生！
第一步，成功！

不過，她竟然是整個頭都伏在桌子上，作一個睡覺的姿勢，令我完全看不到她的容貌。
可是我看到她到膊而不太長的頭髮，
身上露出的身體部份是人見人愛的粉白色，
桌子下美腿的情況更加是可以用修長而又緊緻來形容，
合乎比例而又不太誇張的胸部一起一伏的在起舞著，
不用看臉，已經知道是一個美人胚子。

我吞了吞口水，慢慢，一步步走向屬於我的座位上，這時才仔細一看，
發覺班上的同學大多是原校直升上來，
這時我的座位前一個男生正正是我上年的鄰座，我一走到去隔壁他立馬拉著我的手！道：
「主席，你一定要撐下去，我們會一直為你祈禱，願主永與你同在，阿們。」

荒天下之大謬！我還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耶，我還識走識跳耶，
我隔壁可還是一個女生耶，正是我充滿著光輝的校園生活時，
你這傢伙竟然說這些祝福我很有可能會上路的說話？
你是出於羨慕妒忌恨嗎？看看我什麼時候把你給毒死！
但在幾秒後當我坐下我的座位時就發覺有點不妥，
因為我前面隔壁的男同學，即是我隔壁女生前面的男同學，
我發覺他在早上還有冷氣的課室內竟然滿頭大汗！
整個身體不停的在抖擻，恍惚在這一刻心理有著無比的壓力一樣。

但過幾秒後，當我隔壁的女同學起身把臉轉向我這個不速之客的時候，
剛剛發生的一切表現和前面男同學的對白，
我都立刻明白了。

．
．．
．．．
．．．．
．．．．．

我的身體很輕，很輕，發覺我的靈魂慢慢偷偷的從身體走了出來，



我的靈魂愈升愈高，愈升愈高，突然，一把刺眼的神光照來，
使我不得不把眼睛暫時閉上，一會後，我再次把眼睛張開，
發覺我的身體已經升到上半空，而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巨大而溫暖的人物－上帝。
「噢！我的上帝，您為何要如此對我？難道我真的十惡不赦？」
我帶著疑問的語氣問道上帝，但當上帝愈近時，我愈發覺他像極一個我認識的人。
「你他媽的！為什麼是你，一字眼。」

外來的動能把我帶回現實，一回過神來只感覺到一字眼班主任不停的把我搖來搖去，
間中輕輕力地拍打我的臉，我努力地回想起剛才到底發生什麼事。
只見到隔壁的女同學再次回到睡覺姿勢。
我摸摸我的臉上，竟有兩道淚痕，
剎那間，我把事情全都連繫起來，令我到落淚的，
正正是我隔壁的女同學，因為從我坐在這而看到她的真面目開始，
我便知道我的預料生涯玩完了。

因為我隔壁的她不是誰，不是新生，
反而是在這讀了５年書的舊生，
而她，更是在這個學校的傳說級人物！
我恍惚接受不了一切，看著依然伏在桌子上的她輕輕吐出了這三個字：

「鍾．無．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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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的人物

如果你要說近代有什麼能夠代表到我們大埔漁業協會官立中學的話，
絕對沒有任何其他人物或東西能夠沖擊到她的位置。

傳說的她，陰霾至極。
傳說的她，怨氣極重。
傳說的她，神龍見首不見尾，來無影，去無縱。
她更加坐上了最不受歡迎十大人物的榜首位置，
而她，除了回應老師問題之外，從來沒有其他人見過她開口說話。
因為有傳聞話，如果跟她對話的傢伙，會被她傳染從而成為她的同伙。
她更加為我校創造了十大校園鬼故事，其中（走路無聲的傢伙）就是她的成名絕技。

而令人最感到畏懼的是，她臉上，從左邊臉的鼻子開始，
打橫對上伸展出去！被一大部份由一些不紫不紅的不知名混合物質所覆蓋！
我敢打賭說，如果夜晚你自己一個在學校遇上她，你身上穿一打紙尿片也無補於事。

她的名字，叫做鍾玲，人稱 。「奪命鍾無艷」
而非常不幸地，這位傳說級的人物正正現在就坐在我隔壁，正睡得香甜。

我強硬地把張得不能再開的口閉上，把兩行眼淚輕輕印走，
再小心翼翼地看一看我隔壁的鍾無艷，強行說服自己接受這他媽的殘酷命運。

「好了各位，現在上課了，我是你們今年的班主任，可以叫我莊ｓｉｒ，但絕對不能叫一字眼！」
「我相信大部份同學在上年都認識我了，對嗎？陳同學？」
一字眼介紹自己時不忘叮囑學生他自己的底線，除了創造這個名字的我之外，他接受
不了別人叫他一字眼。

「好了，我現在需要一位能幫我手的男女班長，大家有自薦或 嗎？」推薦
這個可恨的傢伙，一說到推薦這兩個字的時候特別大聲的向著我，這分明是教唆而不是民主！

當一字眼說完之後，十多雙手同時指向這個還未傷心完的我，
而Ｆ.6A班的男班長，就這麼輕率地產生了，試問我可以說不嗎？

當男班長解決了後，自然到女班長的問題，我想大部份都不會有人無緣無故
地自薦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但，這時，我立刻感到隔壁有一股危機感發出！
原來決定我做男班長時鍾無艷已經半醒中，而在這想決定女班長的時候她竟然想舉手自薦！



我不要啊！
我已經整個預科生涯要跟你一起過（大家覺得會有人願意跟我換位嗎？），我不要連做事務也要面對
你啊！！！！！

但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看到有一位坐鍾無艷前兩個座位的女同學比鍾無艷舉手舉得更快更直！
這個時候我不理會是女班長是牛鬼或是蛇神了，立馬心底裡對這位女生說十萬篇感謝。
而當一字眼決定了女班長是她的時候，她回頭過來對著我笑說：
「多多指教，男班長。」

這一刻，我的心，瞬間由絕望變成融化的壯態，
因為我看到這位面前的女班長，就像是直接從日本漫畫中跳出來似的一樣，
清秀的臉孔，櫻桃般的小咀，長到及腰的秀髮，手腳均修長而白緻，
豐滿，但不誇張的胸部，根本就是一個天使加魔女的混合體，再世美人。
我的心猶如小鹿亂撞，不停的怦怦．怦怦．怦怦。
可能由於我一進門口就注意著鍾無艷的位置，沒有仔細看過一些新的同學。

良久，我才臉紅口吃地回應：
「多．．．多．．．指．．．．．教．．．。」
我的心情，就像這一刻有人一手把我拋棄到沙漠，但回頭時又給你幾支水，
又像你快要被幾個大肥婆雞姦，完事後給了一筆可觀的金額一樣，
先來大苦，後來小甜。

我想，這就是一見鍾情了。

由於是第一天上學，很快就下課了，我懷著很複雜的心情在學校門口前面等阿鋒。
過了幾分鍾後，看到阿鋒依然被一班女生圍著，只見他們快要到我面前阿鋒輕輕地對著那些女生說：
「各位鼻貝，我已經約了朋友，各位明天再見吧。」
阿鋒你是不是想我這位朋友早１０年就死嗎？你根本把我推到一群虎口沒有分別。
只見那些女生勉強地對著我笑了一笑，有幾個甚至忍不住把拿著的原子筆都折斷了。

我把今天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了阿鋒，
想不到這賤種的回應竟是那麼的正面。
「即然事情來到，就正面一點去面對他吧，至於那位女班長，可以介紹我認識嗎？！」
果然，他的重點從來都不在鍾無艷身上。

從學校回家，只需要大約３０分鍾，需要坐一程兩個站的火車。
阿鋒跟我是同一個站下車，但之後會走不同的出口。
很快，就回到家中了，由於父母都是做警察，所以他們會在家逗留的時候都是非常難測的。
由於我今天的心情實在是非常的低落，所以ＭＡＤＡＭ（我母親）開門時我一言不發地走進了房間。

我望向漸漸黑暗的天空，想著幾個不同的問題，為什麼鍾無艷知道我做了男班長之後
感覺上好像想去做女班長？我坐在這個位置之後對於我日後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那位女班長願意去舉手的原因是會不會有點是因為我？（小朋友你也太自大了吧）
我那時的小鹿亂撞，是喜歡上她了嗎？這就是一見鍾情？
以上種種的問題，暫時想不清，也摸不透，
由於我實在是太煩惱了，所以我在對著房間的窗戶外大叫了一聲：



「啊！！！！！！救命啊！！！！！！！！！！」

突然，
真的是很突然，
我感覺到門口有陣強風吹過，
之後便聽到一聲清脆俐落的聲音：「砰！！！！！！！！」
只見我爸爸在房門外依然保持著踢門的姿勢，
但我就看到我那可憐的房門，＜再一次＞從我眼前直飛去衣櫃，之後就一分為三了。
之所說再一次，是類似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無數次，
這是他們做警察的習慣嗎？

正當我和阿ＳＩＲ（我父親）再次修理那已經破得不能再破的房門時，
那恐怖的金田一鈴聲突然響起，嚇得阿ＳＩＲ立刻做了一個準備拔槍的姿勢。

「阿靖，新學期怎麼樣啊？我在這裡都是很好啊，全部都是認識的同學。」
打電話來的正是小惠，鄭詩惠，其中一位我從小玩大的摰友。

「唉，說起來就長篇了．．．．這樣這樣這樣．．．．．那樣那樣那樣．．．．。」
我把今天的事情又重新再說一次給小惠聽，小惠的反應跟我預料的一樣。

「你們不要再欺負那位鍾同學吧，她已經沒有朋友很可憐了，你們不要這樣對她吧！好不好？」
「還有啊，阿鋒這傢伙還是和從前一樣？常常叫他對感情認真一點也不聽！」
小惠就是這種心地善良，雖然弱小，但又喜歡抱不平的那種老實好人。
她自身不知道阿鋒的心中有她，她一直認為我們三個只是最好的摰友，
可能她本身為人認真吧，她對阿鋒這傢伙的玩世不恭感到很討厭，常常都會責備阿鋒。
而我一直都不明白為什麼阿鋒喜歡小惠但又卻卻經常故意做這種讓她討厭的事來。
阿鋒更加一次都沒有向小惠表白過或向她透露些許的愛意，只是在旁默默的保護小惠，
，但明明阿鋒那麼好條件，我覺得小惠都會有可能接受他，卻不知道阿鋒在想些什麼。
但我知道即使阿鋒跟多少個女生交往都好，他只有小惠會放在心中。

「看看接下去會有什麼事情發展吧，到底我都對那位鍾同學毫無認識。」
我可以跟小惠直接說不想認識嗎？

「我要吃飯了，找天一起出來吃吃飯吧阿靖，拜拜。」
小惠隨便地約了我們一下就CUT了線。

接下來也都到了我的吃飯時間了。
因為根本沒有什麼心情，所以只是隨便膚淺地吃一些。
吃完立刻回到房間，輕輕閉上眼睛，



希望再次甦醒過來的時候是９月１日的早上，
讓今天，可以重頭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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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指教，男班長。」．．
「多多指教，男班長。」．．
「多多指教，男班長。」．．
「多多指教，男班長。」．．

在這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世界中，只有這甜美的聲線和話語
緩緩迥響，正當我想去回應的時候，甜美的聲線突然停止，
眼前出現了一位底著頭顱，身材均勻，
看似美人化身的女生穿著我校的校服出現在我的面前，
我呆呆的站著，輕輕的問她你是誰，但她看似沒有打算回應我一樣，
當我再以更大的聲線喝道你到底是誰的時候，她，終於緩緩的抬起頭，
就在這一刻，整個世界，都佈滿了尖叫聲！
之後我上半身就被驚嚇得立馬彈起，再仔細看看，附近幸好都是自己熟悉的房間擺設，
再摸摸自己滿滿是汗的臉上，才發覺竟是一個惡夢。

到底鍾無艷給我的壓力有多大．．

由於其實我這個晚上實在煩惱得不能熟睡，
所以我今天破例地比平時早大半小時就準備東西上學。

我和阿鋒其實並不是每天都一起上學，
只是偶爾突然興起或有特別事情的時候才會故意約在一起上學。

嗶嗶嗶嗶嗶：「請小心車門，Ｐｌｅａｓｅ　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ｏｒ。」
我聽著這個已經熟悉到可以跟它一起道出而不差分毫時間的語句，
看到隔壁車箱內步入一個相識但不相熟的身影，
看到她長到及腰的秀髮，天使一樣的五宮，我就立即認出，
是我們６Ａ班的女班長！

我的心情即刻一時大喜！暗暗裡想著這是天上賜給我們的緣份嗎？
這分明是擺著我要上前去結識她的預告吧。

但其實我本人雖然有點好色，但其實對於女性方面是屬於那種絕不大膽型，
不停地想如果突然上去會不會很唐突呢？
又想想其實她到底認不認得我呢？
就算順利對話後又有什麼的話題接下去呢？



因為事情實在太突然，根本沒有預先想好的話題，
對於毫無準備而又怕怕羞羞的我這樣突然上去根本送死。

最後，縱使我有上前的勇氣，也已經失去了相遇的機會了，
因為列車已經到站，我慣性地在該站下了火車，
但發覺女班長此時仍然站在車廂內，絲毫沒有下車的準備，
到車門關閉的時候，她面上又沒有任何錯過下車的驚訝表現，
看來，她一早的目的地並不在學校中，而是其他地方。

走路回校的途中不停浮現出女班長的面容，不停的想到底這個接近上課的時候，
她需要去哪裡呢？不過其實心知想來也沒用，因為這是一個不可能想到答案的問題。

由於早了大半個小時上學，剛剛到課室的我成為了首個到達的人，
這個場面對於我來說可謂是難得一見。

我一手放低剛剛在Ｇ樓買的幾顆魚蛋和最愛的炒米粉，
一手又放下自己的書包，不禁伏在桌子上嘆息自己的命運。

意外和危機，往往是在你猜不到的時候偷偷發生的，
正當我一個人獨霸著整個班房作為我的私人食堂，慢慢品嘗我最愛的炒米粉時，突然間，
感到背後有一種至陰至寒的氣發出來，那種刺骨感，並不能用筆墨來形容。
感覺上這種恐怖的感覺和景象和昨晚的夢有點相似，
瞬間！有一把淒怨的女聲同時淡淡道出！：

．．
．．．
．．．．
．．．．．
．．．．．．

「很害怕我嗎？」

．．
．．．
．．．．
．．．．．
．．．．．．

啊！！！！！！！！！！ＭＡＤＡＭ啊，我屎眼見到鬼啊！！！！

我心裡一邊不禁立刻想這樣道，身體一邊又因為受到驚嚇而不規則的向後擺動，
原本在口中準備嚥下的炒米粉即時因為吸錯氣入錯食道最後在鼻子嘖出，
最後我整個身體連人帶椅的向後仆倒，此刻，我望著白雪雪的天花版，



伴隨著我的，是後腦的劇痛，因為這一記實在是太重擊以致我一粒聲音都發不到出來，
我只能用形容動物的四腳朝天來形容自己。

大約幾秒後，我摸著我可憐的後腦慢慢依靠桌子爬起來，
心中一股莫名的憤怒推使我立即對著前面這位傳說級的同學道出：

「你到底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啊！！！！！」

對於我這帶一點憤怒的咆哮，鍾無艷面上並沒有我預期帶點害怕畫面出現，
而是露出一個驚訝，像一個不能相信眼前發生的一切的表情，
明顯地她是毫無理會過我的問題。

但當我我們對望了大約３秒左右，我便立即感受到「多股」奇異的眼光對準著我，
但很快這種感覺就消失得無影無縱，
之後我便感覺到我好像做了一樣不太正確但又不能形容出來的事。

說時遲那時快，那「多股」奇異的眼光立刻成為事實，
只見十多二十位同學站在門口用著背書都沒有那麼齊的聲音說著：

「哦，主席和鍾無艷ｘｘｘｘｘｘ．．．．」？
而我看到後方阿鋒那傢伙更加是手腳並用的指著。

這一刻，難聽一點我感到輸了整個世界一樣，
我臉上十分明顯坦白地露出一個受到驚嚇和加上完全不敢置信的表情。
鼻上，還附帶兩條可愛的炒米粉。

我哭了，她笑了。


